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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在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

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没准备讲，本来给朝阳农学院助威来的。会议领导小组薛

玉珊同志非得叫我讲，昨天晚上考虑一下，讲什么，要讲的话就

讲一个问题，辽宁省委对教育革命的一些考虑。这些意见对不对？

我们自己认为和兄弟省市看法是不是一致？和国务院科教组的看

法是不是完全一致？我们是这么看的，这么认识的，省委也是这

么做的，要讲就讲这么一个事情，因为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就

拿教育革命本身来说，各省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迟群插话：不平

衡）。我们想法、做法是否对，只能说辽宁省委在这里这么做是对

的，其他省怎么做，我看还是省委自己定。因为党委一元化领导，

一省一市教育革命如何搞由省委定。我说这话向外省讲一下，辽

宁省委对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只能供同志们考虑和批判。 

从农学院讲起吧！原来叫沈阳农学院，后来改辽宁农学院是

有过考虑的，朝阳原来还有个“分”字，但总觉得和“分”有矛

盾，学院看不起分院，分院不满总院那一套，最后干脆平起平坐，

分院升一级，总院降一级，都叫农学院，省委常委决定铁岭原来

是总院，以后改铁岭农学院，由地委一元化领导，学习朝阳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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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路子，关于农学院，我们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毛主席讲了多年

的教育革命问题；一个也是主席讲了多年的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

特别是主席五七、五八年对辽宁多次批评。辽宁工业比重很大，

但农业这条腿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所以主席讲是铁拐李，要辽宁赶快接好这条腿，文化大革命前旧

省委不去说，文化大革命建立了革委会后，重新研究主席对辽宁

农业的批评，下定决心把农业这条腿接上去。昨天发言大家都讲

到的打胜辽宁农业翻身仗，解决辽宁农业落后的问题。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八年了，革委会建立六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到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什么叫解决？就是说我们辽宁省拍胸脯

不向国家要粮吃了。我们现在还不敢说这话，我们辽宁工业比重

大、全省三千万，三分之一在城市，两个农民养一个城市的人，

农业非大步上去方能养得起。这就是打辽宁农业翻身仗。全党一

定要争这口气，不再向国家要粮食吃。文化大革命前每年要 30 多

亿，如何把这个帽子摘下来？建立革委会后研究此问题，从六九

年起打了五年翻身仗，现在怎么样了，有很大进步，这进步是同

文革前比。文化大革命前，辽宁省平均产量 120 多亿，建立革委

会以来打翻身仗，五年平均每年 180 多亿，今年可达 210 亿以上，

这算不算进步？是个进步。但是比兄弟省，我们落后了，特别是

冀、鲁、豫，我们向你们学习，你们把这个帽子摘下来了，河北

向国家作贡献（插话：河南贡献大）。我们考虑农学院干什么？就

是要和辽宁打农业翻身仗结合起来。既然要打农业翻身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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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有阶级斗争觉悟、有科学技术水平、科学种田，懂八字

宪法的大量人材。朝农同志介绍时讲，朝阳地区这一开口要十万

人，320 万人要十万人，3200 万人就得二百万人，我们还不止 3200

万人啊！要 120 多万人，农学院那年可以完成任务啊！文化大革

命前，沈阳农学院从五二至六六年办了十四年，毕业了 7000 多人，

再搞十四年再毕业 7000 多人，辽宁农学院翻身仗“黄了”。当然

打翻身仗不是光靠农学院，没有农学院也可打。如果配合起来可

以打得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考虑。农学院与翻身仗结合，这里

有两条：学生第一条要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翻身仗首先

是政治仗，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没有

这个前提不行，凡是农业落后的地方，基本上有一条共性，就是

资本主义倾向没批透。走社会主义大道决心不大，动动摇摇无例

外。所以农学院的学生要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光懂不行，还

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和资本主义倾向斗，第二条要真懂

主席讲的八字宪法，科学种田，从理论实践上懂得科学种田，象

王大学讲他弟弟只念书，不会干，不是要这样的，农学院学生不

具备这两条，就不适应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毕业后不能起到作

用，是废物。当然，废物能加以改造，能起点作用，但还得费点

工夫。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不能少生产废物，多生产

合格的呢？这就提出教育革命的任务，我希望铁岭同志作些调查，

文化大革命前七千弟子，现在有几个在第一线？在农村公社，在

农机站有我多少？在大城市的不算第一线，县以上不算，只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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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当干部的也拿工资，七千大弟子有多少在第一线？说不出来。

铁岭的同志来了吗？（插话：来了）你也说不清。说一个没有，

可能绝对化，没有，也不多，很少，很少，我没调查，不能武断

说一个没有。这就提出问题，为什么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一不爱

农村，二不干农活，学农不会农，学农不务农，这提出一个相当

大的矛盾，怎么办？还是象主席讲的，搞教育革命吧！在农学院

的教育革命上，我们省委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不够。朝阳农学

院的具体经验，只靠朝阳地区朝阳党委、朝农广大师生员工自己

创造摸索的。但是它得有后台呀，如果没有后台，徐明同志也顶

不住的。我们省委要说做了点什么事情，就是当了后台，到了关

键时刻敢给他撑腰。我们省委要农学院坚决搬到农村去，这是不

含糊的。沈阳农学院有人千方百计找理由，回沈阳东陵，说什么

马官桥以东不是城市，属沈阳市郊，说什么沈阳农学院是世界有

名的，与美国有联系与哪个国家有来往，甚至说我们培养的学生

在东德，当农业部付部长；说什么国际有名望。你和美国有联系，

你脸上有光了，你和贫下中农没有联系，你脸上不害臊吗？我们

办农学院难道是为美国办的？我们培养的学生给东德当付部长，

在修正主义那里当付部长，正说明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还说得出

口呢？我们省委顶了一下。为什么敢顶？毛主席说过，农学院办

在城里见鬼。一段时间，从北京一阵风刮过来，说农学院搬到农

村是极左路线，是劳民伤财。风刮过来，我们这里一些人本来动

动荡荡的，而风一来，就飘起来了。这时需给徐明同志撑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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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搬下去，寸步不让。有人说，新校没有建房子，建筑材料

不够，没有地方，提出要到东陵过渡一下，房子建好再搬。我说

过渡个屁？刘盛田同志讲，好了，我们这个校长就成了三屁校长。

我们不同意。大学的领导同志，你们可到徐明家去看看，可到老

教授家去看看，就住在前面，建这种房子费不了多劲儿，不要说

得那么困难。毛主席在延安可以住窑洞，我听说有个大学搬到延

安，没房子住，又搬回来了，我听了很难受。党中央能住，我们

不能住？如搬到延安去，徐明保证第一个举手赞成，这是难得的

机会。省委下决心，不动摇，因为主席讲过了，不管你吹什么，

要顶住。这个我们是给农学院作了后台的。再一个，既然要为我

们打农业翻身仗服务，我们就提出社来社去的问题。这也不是凭

空想出来的。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文化革命前七千大弟子不知道哪

里去了，真正在农业第一线的微乎其微。怎么办？社来社去，可

不可以到生产队拿工分，这是省委提出来的，为什么？农村大量

的是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

有制还有点小尾巴。农村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制，除了一部分国

营农场外。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部门，特别是农学院，你要为经

济基础服务，对象在哪里？在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

制，所以提出社来社去，大学毕业生可不可以挣工分，这就是上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这一条也是省委提出来的，在有的

地方遭到竭力反对，在朝阳也有斗争，但是做到了。就是辽宁省

国营农场搞粮食作物的都改成了工分制。要不毕业就不能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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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第一线就遇上集体经济问题。什么时候到了农村都是全民

所有制了，那时候农学院还说挣工分，你也落后了，不适应了。

就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要么就不上第一线，在县机关，要

上就是集体所有制，怎么办？过去我们不是没有把大学生分到农

村去，刘盛田那里分了九个去，结果脚底板底下抹油溜了。说实

话，农民也养不起。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前一条朝阳做到了，

其他大学大多数都做到了。为什么说“大多数”？就是有一些走

后门的。又回到实践中去。农业生产的实际在哪儿？回机关，回

农科所，那叫生产实践吗？回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国营

农场，就碰到集体经济问题，省委提出大学毕业生可不可以社来

社去挣工分。学生不是所有学生都是挣工分，你那个地方是工资

当然还是工资，看在哪里，有的挣工资，回到农村就挣工分，回

到工厂，工厂没人给我工分。第三条分散。原来一个沈阳农学院，

有一堆房子很集中，我们想把它分散下去。辽宁省有十四个市、

地，原来分成四家：铁岭、朝阳、锦州、瓦房店，想去丹东分一

块，东南西北都有了，昭乌达盟畜牧业还想分，准备不太成熟，

一个学校不仅一个地区，附近的地区也要划进去。五块定来，可

能直接对生产队。不分散，集中在一块，恐怕社来社去不方便，

故学生收不够。分成五块，每块的人就五百人，社来社去就近，

而且各地有各地的特点，丹东和朝阳不一样，丹东降雨量一千毫

米，朝阳四、五百毫米，丹东学的，朝阳不一定用得上，朝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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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东用不上。分散，人家有意见，说“沈农国际”有威望，

有联系。因为要分到下面办学，所以将沈农改为辽农了，把沈阳

换了辽宁农学院的牌子，下边管几个分院。分散办学也不是我们

的发明，主席说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我们还没做

到各个山头都有，还包括中小学。所以朝阳农学院，省委没做多

少工作，是在地委领导下，靠院党委，靠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

但在关键时刻省委作了后台，省委一动摇，徐明坐不住了。当然，

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有些在摸索之中，有的不完善，真正按主席教

育革命思想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仅仅是开始。外省同志来，科教

组，农林部经中央批准开现场会，我们有个希望，这些做法同志

们衡量一下，看一看符合不符合主席指示，特别是那三条符合不

符合主席指示。也包括教育革命的其他指示，如果你们认为符合，

可请示各省市党委，如果不符合，你们可说白跑一趟，我们对不

起，只好请你们吃高粱米饭算了。朝阳经验发表以后，我在下面

跑了几个公社，我们迁到，贫下中农他们高兴得很，他们说：“你

们早这么办就好了。”有的人说了实话，过去说送最优秀的，我们

不是给最优秀的，现在可好了，要是这么办，我们就送了。现在

没人走后门，还有走窗户，门都关上了，从前边窗户跳进去。就

这样的学校可见受欢迎。可是有人说，这算不算大学呀？我昨晚

想了半天，我想什么叫大学？我请提出问题的同志回答一下。大

学定义，大学是大一点的学校有大教授，学校有大楼，大设备，

学校课程是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代数等。学不少高等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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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是出了门连最低等的也不会，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 我自

己就是这样的学生，不知高在哪里。什么叫大学？旧大学修正主

义大学叫不叫大学。不知“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过去有大学，

有大学脑子里就以这个为大学。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无产阶级

大学就要有无产阶级自己的大学标准，为什么要以修正主义资产

阶级的标准衡量我们呢？概念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上海机床

厂办的大学无大洋房、大教授算不算大学？我看那大学为好得很，

这是工科大学。 

我看这样的大学是无产阶级的。朝阳农学院是大学，大得很，

朝阳地委书记说，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大学有多大？我们朝阳

地区有多大，大学就有多大。当然这是带有挖苦的，学习内容总

要比中学多一点，专门一点。你们不承认大学，群众承认它。有

的人说，朝阳农学院水平太低了，充其量说是低水平大学。我个

人看法，也低也不低。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求和现在需要，将

来需要来比是低的，但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大学比不低，根据党

的要求和毛主席的要求，贫下中农打翻身仗的要求，是低的，和

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比不低，而且还高。大家听了几个学员的

发言，他们回去后，不仅能说，而且能干。刘盛田同志说，你把

教授集中起来考一下，就王大学遇到的问题，棉花一个叶子没有

了，只剩下平均 0.78 个桃，请你给我打出 30 斤皮棉来。这个课

题不低，是尖端，不见得棉花教授、专家都能做得出来。或者说

请你给我多少经费，多少时间做试验，然后把棉花叶子全部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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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年能否出成果来？王大学当年就出来了，我们的标准根据

毛主席的要求，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是低，

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消息，科教组开个会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我说比你原来的旧大学沈阳要高。既然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讲一

个问题，不管你是文、工理都有一个共性，教育革命的问题，为

什么教育革命有了一点进步就有些人看不惯。上海机床厂有人不

承认这个大学，朝阳农学院，有人也不承认它是大学。大学招生

张铁生的信，有人写得可难听了。我收到一大堆的，我就听到说

二十年后卫星上不天，你张铁生要负责。有人说，你不要以为你

拣了块黄金，而是拣了块铜渣子。我说什么黄金、铜渣子，我拣

了块石头。专打你们这些阻碍教育革命的人的。张铁生是块有棱

有角的石头。人民日报登了以后，还有人说张铁生是“大学迷”

是赫鲁晓夫式的人。其实张铁生是个生产队长，也没有什么了不

起，怎么成了赫鲁晓夫人物呢。毛主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民中招生，有的人走后门，又根本不想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想

把大学作为梯子往上爬，我说这是变相的破坏教育革命。农学院

这样阻力之大，斗争之尖锐、复杂，所以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

教育需革命？我说这些人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不懂或不完全懂。

谈教育革命我没发言权。因我没当过教员，没当过校长，但我也

有发言权，我上过学，受过教育，我四八年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上

小学，那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前，六五年大学毕业。

我上了十七年学，正好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毕业，小学上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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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六年，大学五年半，主席命令我去农村搞四清。我上了十七

年学，还不允许给我一点谈教育革命的发言权吗？整整上了十七

年学，正好又赶上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十七年。我认为我自己就

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牺牲品。 

我这些话是老生常谈了，给辽宁省教育革命的不知说了多少

次，连小学教师都知道，前天广东省的同志来我这也说这段话。

我自己解剖自己，看一看什么叫修正主义路线，教育为什么要革

命。主席讲过，往往演戏的人不知道自己演得怎样，看戏的倒能

看出怎么样，有评论权。我没有发言权，也有发言权。我解放后

上学，从小学到大学十七年可查一下，我在学校的表现，从政治

上说我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小学是优秀少先队员，中学是

优秀团员，三好学生，大学是优秀党员，得优良奖状，奖状一大

堆，可查我的成绩。拿大学来说，五年就学了 34 门课，现在叫我

讲课的名字也说不出来了，不要说课的内容了，考试成绩总共有

两三个三分，共它都是四、五分，甚至六二年的检查高教质量突

然袭击，把考试难度大大提高，象过鬼门关一样，我当班长，全

班二十三个学生，只有四个人没补考，四门全不及格的取消补考

资格，要么留级，要么退学，四人中有我这当班长的一个，两门

五分。《电工计算》绝大部分不及格，我得了五分。大家到了时候

都不交卷。因为我们是部队学校，叫队长出来整队，全体起立，

向右转，齐步走，出了门许多人都骂。摧残青年啊！我考完电工

出来，我看天特别蓝，云特别白，就象从监狱里出来一样。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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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级退学七个。第二年，我这个当班长的宣布辞职，我当不了了。

二十三个人只有四个不补考，我在校成绩不算第一名，还算第一

流吧！我小学当中队长，中学当大队主席，中学入了党，大学当

班长。象我这样的学生，按过去的标准，在我们眼里算不算又红

又专，最拔尖的学生？算不算好学生？不好给那么多奖状干什

么？ 

当时来讲是最高质量产品，我自己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觉得

自己了不起，确实有点飘飘然。在旧大学，中学来说，在修正主

义路线统治下，我这样的学生顶呱呱，但是，毛主席不那么看。

我放学回家见到主席后，完全是两个看法，主席说你屁也不是。

刚一听觉得怎么学校把我看得那么高，主席就不了解我的情况，

我心里委曲了。学校里政治上也好，学习上也好，校吹我，捧我，

主席就是批评，两个地方，两个标准。看法就是不同，那里说最

好的，这里说不好。为什么不行呢？主席讲道理，进行教育，指

出：（一）你不会种田，（二）你不会做工，（三）你不会打仗，又

说你不懂得社会，不懂得阶级斗争，有啥了不起。我想这些我是

不行，但是，还有一条，我学习了 34 门课，一大堆书，还学了专

业了。毛主席说：你学的那些东西对，你到实践中去检验过吗？

就算是对的，到实践中用得上用不上鬼知道。得了，最后一条也

没有了。大家看，在主席眼里和在学校眼里是天上地下两个人。

主席提出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经过激烈斗争。在学校

里我是优秀党员，但不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党员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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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优秀在什么地方？共产党员就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

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话，要共产党员干啥？共

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你说学习成绩优，但到了实践中去，

啥也不懂。主席批评后，我就利用假期到工厂劳动。后来主席又

叫我到农村去搞四清。毕业后学校要分配我到七机部搞科研去，

我再也不上当了。到部队当兵去。到农村半年，到部队半年。都

检验了你的本事有多大。经过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后来认识

了，晚了。主席说的一个样子，学校说的又一个样了。开始我还

是同意学校的观点，十七年在我脑子里已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世

界观的烙印。那里来的？就是靠辛辛苦苦的学校领导，教员传帮

带，言传身教给我的。经过到农村、部队锻炼，在三大革命斗争

中考验，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彻底露出来了。我在实

践中对主席的批评接受了，心服口服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我在边防部队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信上也这么说了。我说，我

现在才明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读书，把我培养成个什么人，基

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会打仗、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

懂社会，不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学的知识也用不上。同志们

说，这能不能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人说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何必呢？我就把 “小”字去掉，何必羞羞答答？就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我心服口服了。那时两个阶级从两边拉，但我自觉

不自觉地拉到那边去了。回想起毛主席对我的批评教育，我现在

才明白了过去没有听进去，我在信中讲悔之晚矣，主席看了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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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非常高兴，给我热情鼓励，说：现在明白了也不晚，可是这种

明白怎么来的呢？在学校再学十七年也不会明白的，是到了社会

实践才明白的。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主席让我参加文化大革

命第一线。我领章帽微一摘，混到了红卫兵里当造派，从黑龙江

到吉林，又到辽宁，和工农红卫兵站在一块，甚至参加武斗，指

挥武斗，特别在吉林要指挥一个地区工作。我在农村干过一段，

逼着你调查社会，逼着你学习领会中央指示，这个锻炼可大。经

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只能这么说，我才能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世界观问题，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方向转化，到现在我还改造得

很不彻底，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就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对我毒害的结果。所以，我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深痛恶

绝，恨的要病，恨得要死。我是吃了大亏，走了大弯路。所以到

辽宁革委会成立以后，我说什么不懂，工业不懂，农业不懂，财

贸不懂，领导经验不足，唯独一条，我对教育还能说上几句话，

因为我是教育出来的产品。所以这几年搞教育革命，我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我吃了亏，走了弯路。千万辽宁的青少年吃这个亏了。

我就是这个想法。我对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体会最深，因为我是牺牲品，

受害者。我得出一条结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教育制度

最大失败就在于它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相反却

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学校，领导

下的教育，却在那一年年底，一批一批地造就出来，毕业后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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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去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解放前，地主、资产

阶级掌权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天经地义？为什么我们办教

育的不能在学校就培养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要到工厂、农村

再去改造，何苦呢！好象对加工产品一样，为啥不能一道工序就

出产品，非得再改造才成成品呢！当然旧大学的毕业生，有相当

一部分同志愿意和工农兵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成工农兵欢迎的

知识分子，但却要经过再教育，再改造这一段。前天听了几位同

志的发言，我说他们比我们旧大学高明的多，不是说朝农培养的

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了，但比旧大学好得多，他们到农

村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能种田，产量比附近的高，

我听说有个农学院种的田还不如附近生产队产量高。不要出来个

产品，再到工农兵中去重新返工。为什么学校不能采取各种办法，

一开始就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将来再加工呢？有没有这种

可能？有这种可能。上海机床厂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基本上接近这

个要求。我未调查，我看报导文章接近这个思想。有了这个思想，

我们对教育革命一系列指示理解的就深刻得多。71 年《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有的就是老想不通。我看自己

那个就通了，就是那么回事，我身上就体现了。总之一句话，十

七年的教育，学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它已经完全不适应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也包括中学都是

这样。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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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经济基础是什么？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以后，所有制已变成了公有制，还有个尾巴，农民入了

集体，但还有自留地，占主体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

过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更清楚了。这是我们经济基础的特

点。可作为教育的上层建筑，不能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

一批一批地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能为

经济基础服务呢？我说教育战线矛盾是主要的，很不适应。五八

年毛主席提教育要革命，开始出现教育革命新气象，马上被刘少

奇、陆定一打下去了。所以上层建筑领域为什么会出现怪现象，

根本问题是路线错了，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这个问

题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很难解决的。毛主席对上层建筑批评最厉害

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文化，还有卫生，对教育的指示最多。经

过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基础了，但并不是问题都解

决了。不要认为门开了，招生了，差不多了，还差的远了，这包

括朝阳农在内。省委对教育革命问题上讨论了好几次，我的这些

话，大会小会都讲，小学教员都知道，我能解剖我自己总可以罢，

首要的这些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去年“十大”后，辽

宁开了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我是有一个发言

的，憋了两年的话爆发了，从七一年到七二年有那么一股风，否

定文化大革命的风，辽宁省叫回潮，把我们骂的一无是处，特别

是教育革命，我是憋了两年了，那一次比较系统的对回潮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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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反攻。开了三天会，常委会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分析了当时

教育路线问题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主席教育革命路线不理解或

理解不深，这个面相当广，不仅是学校，包括工厂、农村、财贸，

甚至党政机关。有很多干部读过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有一个

市委书记，开会上来两句话就说错了，说十七年教育路线毛主席

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后来工宣队问他，你啥时候看到这种说话

的，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公安简报说公安部门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

线占统治地位，我想我们教育战线也这样吧，我还不知道主席有

那么多指示，这一讲可热闹了，一些人就神气十足了，书记也说

话了，腰杆子硬了，工宣队受大苦了，是否有意见呢？看来不是

有意见，说明平时不学习，所以对教育路线不理解。 

大家听到朝阳学生毕业当农民要过“五关”。社会舆论，孔孟

之道在人民群众中毒害是很深的。“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

矣”，有很多人头脑中存在（迟群插话：学也，状元在其中矣）当

官还得有钱这个思想不仅在教育界，在群众中，部队中能解决了

吗？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同孔孟之道针锋相对，小贾自己通过思

想斗争想通了，回到家里又有斗争，过去同学、工地师傅劝他，

和他唱反调，张耀臣他母亲罢工，可以不给他做饭，用笤疙瘩揍

他。说来说去，孔孟之道毒这个面很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怎

样理解主席指示，这是个大问题。三是教育路线本身两个估计同

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突出一点。主席

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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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

针，我们省、地、县委都懂了吗？要打个问号？七一年七二年回

潮，好多话都是从干部中上来的。列宁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

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辽宁大学、小学师生都知道这句话。我们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是那

个时候一讲，有的干部不理解，说学校是专政的工具，要公安局

干什么？我看他把专政理解得那么狭窄。我说这些人看过《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吗？除了地、富、反、坏、右外，

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属上层建筑这个范畴之内的，这个

专政光靠公安局能行吗？还得靠各级，靠各校，靠各级抓意识形

态领域工作的同志，包括教育部门。有的老搞教育的说，还有这

个话吗？不理解，列宁说，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

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我今年四月在省批林批孔的工

宣队会上我讲了，下来有人反对说，即是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以

后讲的，怎么拿到今天的中国？我说，列宁主义过时了？是不是

这个问题，我建议同志们学习一下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毛主

席说教育革命的指示，为什么一讲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有些人就很吃惊？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样下去，只能培养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提出这条路线是由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如果承认党的基

本路线，就非承认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承认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不可。你不承认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不承认党



—18— 

的基本路线。你教的学生，首先第一条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不

然怎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省委同志不要两头，只要中间，不

要社会主义觉悟、劳动者，只要文化。什么叫文化？搞了一堆书

就叫文化？上大学种棉花，不叫文化？如不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劳动者，光要文化，那和资本主义学校，和美国学校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不是特权阶层，不是精神

贵族，不是资本家的奴仆。怎么衡量教育质量，不从党的基本路

线看，就会说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拿市尺来衡量，

标准不一样，看问题就不一样，有些同志天天在批评学校教育后

质量低了，但他们很少提出如何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不鼓

励学生当普通的劳动者，请问文化革命前教育质量高，看多少青

年上山下乡？我们辽宁省今年下乡 21 万两个月内 90%以上下去

了。今年借了批林批孔的光，动员比历年都快，质量高。我们不

是不要文化，要文化，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专家，但第一位的是

有社会主义觉悟，其次是有文化，最后还要成为劳动者。反过来，

如果有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

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那么正好“智育第一”这

种说法，正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刘少奇、林彪的那一

套。这是省委常委讨论过的，省委的看法，讨论了，讲了，写了

决议的，是一致同意这个讲法的。一致也好，不一致也好，我也

讲了。我们对教育革命这个看法问题不解决，农学院问题也解决

不了。教育革命不能光看这一点，不要一讲学校就是知识分子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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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更重要的是应讲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尤其是校党委，

去年开了个大学工宣队队长座谈会，老工人含泪讲，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闹点什么玩艺，咱不怕，我们不怕，能斗得过，最痛心的

是有些学校党委，上级主管教育的部门，不和我们坐在一条板凳

上，屁股坐在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话说得非常深刻。农学院也

是这样搬下来，当然一部分知识分子会有意见，问题是看党委，

党委坚定不移，不动摇，做知识分子工作还不能做？学校要党委

干什么，要共产党员干什么？正因为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所以需要共产党、党委和共产党员。如果光有文化知识，那就组

织几个教授、行政管理人员就行了，要党委干什么？要共产党去

管，正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因为我

们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四个存在，党委就是干这个，特别是在

上层建筑领域里，可是主席的教育路线，有些党委带头不执行，

要这个党委没用！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害怕农村，不愿意去，

怪谁？不怪教员，首先找党委，请问党委同志，你们头脑是不是

也怕农村？不愿到农村去？成天讲消灭三大差别，大家知道农村

生活比城市落后，苦一点，累一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培养

青年到艰苦地方去改造呢？中学毕业生现在承担了这个任务，为

什么大学不能这样呢？特别农业大学。主席讲学校主要是转变学

生的思想，就是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每个学校党委要研究一

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是迁就资产阶级呢？还是坚持无产阶级

原则。这次批林批孔好啊！这不光是教育部门的问题，也包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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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我们在沈阳军区兼工作部队培养的人怎样？每年招一百万，

复员一百万，回去是否都受欢迎？工厂说道最喜欢下乡青年，其

次是复员军人，挑二种，不带老婆孩子的。部队复员回农村，每

年是个难题，这本身就是部队教育的大问题，有个连队拉练，到

生产队一个老支书讲，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可不可以问？我们

大队选三个最好的青年参军回来，他们都是汽车司机，正赶上队

里买了三台拖拉机没人开，不料他们都不愿意，要到城市当工人，

老支书伤了心，走时是全队拔尖的，回来看不起农村，是不是你

们部队教育变了。这是指一部分人，大部分战士是好的，一部分

不愿意到农村去，“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有了党

证，驾驶证，进城找工作有保证”。 我们农学院如不爱农村，干

脆“黄”算了！部队复员战士有些很优秀。电影里江西的老红军

甘祖昌回家务农。他二七年就参加革命，后来回家务农了，青年

人上了农学院，不愿回家务农，这怎么说？不怪青年同志，要问

党委，你是如何转变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就是教育部门转变的，这些学生是受害者，不能怪他们，所以说

教育革命问题，不单是教育部门的问题和学校的问题，是全党委

考虑的，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是不充许的，

因为教育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涉及到千家万户（迟群：全国中

小学生一亿八千万，每个家庭都有学生，涉及八亿人口的问题，

所以教育革命确实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涉及到每个人）辽

宁中学生九百多万，全省人口三千二百万，这个问题省委、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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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认真考虑一下，不光是教育部门的事。我们辽宁省对这个问

题抓得比较多，摆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我们要对全省人民负责。

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各级党委要负责好。 

会议领导小组非要我讲不行，薛玉珊同志再三要我讲，一讲

就讲多了，讲长了，可能说错了，一条是辽宁省委对教育革命怎

么看，第二是我结合自己对教育革命本身怎么看，这些话在辽宁

省教育战线工作的同志都听过，错的地方大家批判，可以写大字

报，有点道理的地方供参考，你们怎么看，各省有各省委、地委、

县委，各级有党委。完了。 


